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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郭璞《山海經圖讚‧崑崙丘圖讚》中的水之宇宙 

松浦史子 

摘 要 

《山海經圖讚》和《爾雅圖讚》於現存郭璞文學作品之中占有很大比

重，然研究尚有待開拓。對此，筆者針對《山海經》世界中占最重要位置

的詠讚「崑崙」之作品：《山海經圖讚‧崑崙丘圖讚》，考察郭璞之崑崙

像。值得注意的是郭璞將此山稱為「水之靈府」，而崑崙相關之歷代文獻

中，無使用此詞之例。 
郭璞作品中，「靈府」一詞有掌握身體最重要部分之意。中國醫學嫌

忌氣血停滯。使大地血流暢通，保持健康即是統治天下之水的「水之靈

府：崑崙」。而在郭璞構想世界中的「水」又是如何？郭璞有多種詠讚

「水」之作品，郭璞的水不僅作為河川流動在地表，亦在地下通過「地

脈」，將海洋、湖、泉、井、河川等地表上分隔天下之所有的水連接起

來。且天地浮在巨量水上，貫通天地而聳立在世界中心的崑崙，使存在天

地之間的水和浮在天地的水之間起了不間斷的環流作用，保護水之宇宙的

安寧。*** 

關鍵詞：《山海經》、《山海經圖讚》、郭璞、崑崙丘 

 
 2025/03/10 收稿，2025/05/04 審查通過，2025/09/17 修訂稿收件。 
* 本文為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項目「基盤研究 B：在古代東亞的王權和祥瑞―漢唐

之間成立的瑞獸圖之跨越研究」（項目編號：22H00620、23K21892）之研究成果。 
** 松浦史子現職為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文學部教授。 
 DOI:10.30407/BDCL.202512_(44).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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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quatic Cosmos  
in Guo Pu’s Shanhaijing Tuzan, “Kunlun Hill” 

Fumiko Matsuura 

Abstract 

Within Guo Pu’s extant literary corpus, the Shanhaijing Tuzan 山海經圖讚

and the Erya Tuzan 爾雅圖讚 constitute a substantial portion, yet scholarship 
on these works remains underdeveloped. In light of this gap,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s Guo Pu’s conception of Kunlun as manifested in the eulogy on 
“Kunlun” ― namely ‘Kunlun Hill’ in the Shanhaijing Tuzan, a piece that 
occupies a central position within the world of the Shanhaijing. It i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that Guo Pu designates this mountain as the “numinous repository of 
water,” a term that finds no precedent in earlier writings concerning Kunlun. * 

In Guo Pu’s oeuvre, the term lingfu (“numinous repository”) denotes that 
which governs the most vital parts of the body. Chinese medicine regards the 
stagnation of qi and blood as deeply harmful; ensuring the unimpeded circulation 
of the earth’s vital fluids―and thereby maintaining its health―corresponds to 
the proper governance of the realm. Kunlun, as the “numinous repository of 
water,” thus stands as the locus from which the management of waterways 
ensures the vitality of the world. How, then, is “water” conceived within Guo 
Pu’s cosmological imagination? Guo Pu composed numerous eulogies devoted 
to water. For him, water does not merely flow across the earth’s surface as 
rivers; it also circulates beneath the ground through “earth-veins,” thereby 
linking all bodies of water that appear separated on the surface―oceans, lakes, 
springs, wells, and rivers―into a single interconnected system. Moreover,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iterature, Nishogakush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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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ven and earth themselves float upon a vast expanse of water. Kunlun, rising 
at the very center of the world and penetrating the realms of heaven and earth, 
enables an unbroken circulation between the waters within the cosmos and the 
waters upon which heaven and earth float. Thus, it preserves the tranquility of 
this aquatic cosmos. 

Keywords: Shanhaijing, Shanhaijing Tuzan, Guo Pu, Kunlun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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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眾所周知，在中國文化史上《山海經》是一部頗為奇特的古書，據推

測大約成書於春秋末至漢代初此一漫長歷史時間，作者並非一人。以研究

中國神話、古小說聞名的魯迅（1881-1936）曾說：「中國之神話與傳

說，今尚無集錄為專書者，僅散見於古籍，而《山海經》中特多。」1由

此可見《山海經》在中國神話學上，無疑具有重要地位。然司馬遷（西元

前 145-?）《史記‧大宛傳》論讚中亦云：「至〈禹本紀〉、《山海經》

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批評《山海經》是一部怪書，不敢言、不敢引

述。2與此嚴厲批評相反，西晉末年以卜筮之才帶領東晉皇室的博物學家

郭璞（276-324），以其淵博古典知識對《山海經》、汲冢書等進行注

釋，並斷言《山海經》的奇異世界為真實存在。3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史書評曰：「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

而納於言論，辭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4是六朝

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偉大、博學多才的文人。其博學知識可見於注釋之書，

 
1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7。 
2 《史記‧大宛列傳》載云：「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

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

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

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見〔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 123，頁 3179。 

3 京都大學吉川忠夫指出：郭璞在注釋中把《山海經》的世界看作具有真實性，為了證實

這一真實性，他時常引用《穆天子傳》等汲冢書。〔日〕吉川忠夫：〈汲冢書發見前

後〉，《東方學報》第 71 卷（1999 年 3 月），頁 99。郭璞〈山海經敘錄〉：「案汲郡

《竹書》及《穆天子傳》……。案《史記》說穆王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

之，以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

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輒馬跡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徒，足為

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敘《大宛傳》亦云：『自張

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昆侖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

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

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

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縣符。於戲！群或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

變，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賾，曲盡幽情，神焉瘦哉！神焉瘦哉！」袁珂校注：《山海經

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頁 542-543。 
4 〔唐〕房玄齡等著：《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卷 72，頁 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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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山海經》外，還有如《穆天子傳》、《楚辭》、〈子虛賦〉等描述上

古、遠方的珍奇事物為主的作品。5 
在郭璞文學中占相當份量的韻文作品《山海經圖讚》，6即是反映六朝

世界觀的重要文獻。早在《文心雕龍‧頌讚》中就有評價曰：「及景純注

雅，動植必讚，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7在六朝文學中郭璞又是以

「讚」而聞名的文學家。可是可能由於其思想的多樣性，根據《山海經》

古圖的複雜性等理由，迄今關於《山海經圖讚》的專門研究還尚未深入。 

 
5 《晉書‧郭璞傳》：「璞撰前後筮驗六十余事，名為《洞林》，又抄京（房），費

（直）、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為《音

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

〈子虛賦〉、〈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唐〕房玄齡等著：《晉書》，卷 72，頁 1910。 
6 目前，根據最完整的有關《山海經圖讚》版本的研究―董濤：〈《山海經圖讚》のテ

キストについて〉，收藏《山海經圖讚》的書按照年代順序可分為以下 9 種（括弧內是

殘存《山海經圖讚》的數量）：1.〔明〕《道藏》本（259 讚）；2.〔明〕沈士龍、胡

震亨同校本（273 讚）；3.〔清〕吳任臣《山海經廣注》本（273 讚）；4.〔清〕郝懿行

輯本（265 讚）；5. 王謨輯本（282 讚）；6. 錢熙祚輯本（268 讚）；7. 廬文弨輯本（303
讚）；8. 嚴可均輯本（266 讚）；9. 張宗祥整理本（底本是宋本：303 讚）。董氏經過

各本校勘、判斷現存的郭璞《山海經圖讚》共有 313 讚。見董濤：〈《山海經圖讚》のテキ

ストについて〉，《東方宗教》第 127 期（2016 年 5 月），頁 1-17。本文以最常用且直

接繼承沈本的〔明〕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百三家集本）所收《郭弘農集》

卷 2「讚」、「補遺」收藏的郭璞《山海經圖讚》為底本；關於《山海經》，則用

〔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袁珂校注：《山海經校

注》，及〔日〕前野直彬譯註：《山海經‧列仙傳》（東京：集英社，1975 年）。另外，

《山海經圖讚》除了郭璞以外，還有前涼王張駿（307-346）《山海經圖讚》。現存張

駿《山海經圖讚》可見於《太平御覽》卷 939〈飛魚讚〉、《初學記》卷 29〈馬〉、

〈穀讚〉各一條。據嚴可均（1762-1843）《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收藏的郭璞

《山海經圖讚》解題，《道藏》本收藏的郭璞《山海經圖讚》混在張駿《山海經圖讚》

中。見〔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頁 2158。有關張駿、郭璞《山海經圖讚》之間的關係，和從晉到五胡十六國時

期在中華西北的《山海經圖讚》的受容情况，請參考〔日〕松浦史子：〈飛翔的人面魚

―談兩晉與前凉王朝對《山海經》的接受及對西北的認識〉，《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 32 卷第 4 期（2022 年 12 月），頁 135-157；〔日〕松浦史子：〈郭璞對《山海經》

神馬吉良的解釋―以晉王朝受命的瑞石傳說為線索〉收於汪桂平主編：《中國本土宗

教研究（第六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 年）2022 年第 2 期，頁 57-
77。 

7 〔南朝梁〕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頌讚》（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頁 517。 



10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四期 

 

日本只有關注當時道家思想影響的佐竹保子的兩篇論文〈見果てぬ

夢―郭璞《山海經圖讚》の敘法と認識〉、〈郭璞《山海經圖讚》と

《莊子》及び《莊子注》〉，8以及整理校勘現存九種《山海經圖讚》版

本的董濤〈《山海經圖讚》のテキストについて〉，9之後無發表相關專

論。而中國早期已有專門研究郭璞文學之數部專著，10關於《山海經圖

讚》的研究也比日本充實許多。從前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出版了第一篇專

論―探討和《山海經》古圖關係的朱玲玲〈從郭璞《山海經圖讚》說

《山海經》「圖」的性質〉，11隨後有關注郭璞多樣性思想的連鎮標，其

對《山海經圖讚》進行一系列之研究。12十年後，張偉發表了郭璞的占卜

之術和以天為主的天人相關說的〈在「大、小傳統」之間：論郭璞《山海

經圖讚》的天人感應思想〉，13以及關注郭璞的複雜思想、文學藝術表現

的王友群〈郭璞《山海經圖讚》的內蘊與風格〉等，14另在 2016 年，亦出

版第一本完整的郭璞《山海經圖讚譯注》等。15 
整體而言，除了圖像、文本問題以外，主要研究集中在郭璞的複雜思

想，如道家、道教、儒、易與天人相關，風水等術數問題。但並沒有採用

仔細審視每一記載的每一節經文並綜合它們來揭示郭璞宇宙觀的方法。因

此，本文試對郭璞《山海經圖讚》中，在《山海經》世界中占有最重要地

位的有關「崑崙」的一篇〈崑崙丘圖讚〉的每一句進行詳細考察，以揭示

郭璞所構想的《山海經》宇宙的一個側面。 

 
8 〔日〕佐竹保子：〈見果てぬ夢―郭璞《山海經圖讚》の敘法と認識〉，《東洋古典

學研究》第 9 期（2000 年 5 月），頁 66-81；〔日〕佐竹保子：〈郭璞《山海經圖讚》

と《莊子》及び《莊子注》〉，《西晉文學論：玄學の影と形似の曙》（東京：汲古書

院，2002 年）。 
9 董濤：〈《山海經圖讚》のテキストについて〉，頁 1-17。 
10 〔晉〕郭璞著，聶恩彥校注：《郭弘農集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

趙沛霖：《郭璞詩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年）。 
11 朱玲玲：〈從郭璞《山海經圖讚》說《山海經》「圖」的性質〉，《中國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頁 61-67。 
12 連鎮標：《郭璞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年）。 
13 張偉：〈「大、小傳統」之間：論郭璞《山海經圖讚》的天人感應思想〉，《東方論

壇》2014 年第 2 期，頁 42-50。 
14 王友群：〈郭璞《山海經圖讚》的內蘊與風格〉，《宿州學院學報》2018 年第 10 期，

頁 58-63。 
15 〔晉〕郭璞原著，王招明、王暄譯注：《山海經圖讚譯注》（長沙：嶽麓書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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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史記‧大宛傳》「論讚」中否定其存在的「崑崙」，郭璞是如

何想像的呢？ 

二、問題所在 

自古以來，崑崙山被視為神秘仙境，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6

自漢代張騫（?-西元前 114）出使大秦（羅馬）以後，以崑崙為中心的所

謂「西方」的世界概念擴大，言及崑崙的地理書也大大增加。早期對「崑

崙」的提及可見於《山海經》中的〈西山經〉和〈海內西經〉。在《山海

經》中，最古老的《山海經》論者郭璞對兩經不但作了詳細的注釋，而且

還在《山海經圖讚》中專寫了〈崑崙丘圖讚〉，17這樣描述這座巨山： 

崑崙月精，水之靈府。惟帝下都，西老（羌）之宇。嵥然中

峙，號曰天柱。18 

 
16 有關探討崑崙文獻、圖像研究，以及有關《山海經》所載崑崙的「丘」、「虛」之間的

差異研究，請參考高莉芬：《中心與聖境：崑崙神話神聖空間與圖像研究》（臺北：新

文豐出版公司，2022 年）頁 1-94，「第一章、第二章」。以下補充其中未涉及之主要

日文研究，比如從先秦歷史角度分析「崑崙」位置和其變容的〔日〕森和：〈《山海經》

五藏山經における昆侖之丘〉，《史滴》第 23 期（2001 年 12 月），頁 89-94；以及從先秦

到魏晉文學角度分析詩語「崑崙」的〔日〕大野圭介：〈詩語「崑崙」の誕生〉，《中國

文學報》第 90 期（2018 年 4 月），頁 1-43 等。 
17 關於《山海經》古圖研究，目前最完整的即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馬昌儀所出版

的研究專著《古本山海經圖說》、《全像山海經圖比較》等。其中馬氏根據清畢沅

（1730-1797）、郝懿行（1757-1825）說法，把山海經古圖分為 3 種：1.古圖（漢代古

圖／郭璞、陶淵明所見之圖）；2.六朝末期張僧繇（479-?）、宋舒雅所繪《山海經

圖》；3.現存明以後之圖。由此可以看出，郭、陶兩氏所見之圖相同。對此圖的原貌馬

氏沒有談及。見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 年）；

馬昌儀：《全像山海經圖比較》（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另外，興膳宏指出

郭璞、陶淵明（約 365-427）所看的《山海經》圖可能不同。見〔日〕興膳宏：〈陶淵

明〈讀山海經〉詩の西王母像〉，《中國文學報》第 75 期（2008 年 4 月），頁 31-
56。關於六朝初期《山海經圖》接受還尚未解決，在此情況之下，東漢時的《山海經》

圖原貌，我們僅可見於出土文物中：比如，山東嘉祥武氏祠東漢畫像石祥瑞第三石裡可

見帶著有關《山海經》經文的榜題和其奇異動物鳥類（畢方、諸犍）的圖像，參見圖

1：武梁祠前石室、左右室屋頂的一部「祥瑞圖殘石」：畢方（上）、比目魚（中）、

諸犍（下）。見 Wu Hung,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日〕下野玲子主編：《古代中国の神話

と祥瑞：武氏祠画像石拓本》（東京：早稻田大學會津八一博物館，2022 年），頁

48-49。 
18 〔晉〕郭璞：《山海經圖讚》，收於〔晉〕郭璞：《郭弘農集》，收於〔明〕張溥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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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吸引我們注意的是郭璞所描繪的崑崙的奇異面貌。作為一種嘗試，我

將〈崑崙丘圖讚〉的內容與《山海經》正文中對崑崙的描述進行比較，得

出〈崑崙丘圖讚〉中描寫的「月精」、「水之靈府」、「天柱」等概念在

《山海經》原文或郭璞注中並未出現。 
此外，筆者發現，〈崑崙丘圖讚〉中存有《山海經圖讚》和《爾雅圖

讚》二種讚。後者的《爾雅圖讚》曰：「崑崙三層，號曰天柱。實惟河

源，水之靈府。」19其中的「水之靈府」和「天柱」二語與《山海經圖

讚》重複，這或許說明，這兩點是郭璞所構想的崑崙形象的重要元素。試

圖檢索《四庫全書》（電子版）所載的「水之靈府」，我們知道除一例以

外也來自郭璞的兩個圖讚（《山海經圖讚》和《爾雅圖讚》）。關於「崑

崙月精」的記述，在唐歐陽詢（557-641）《藝文類聚》、宋高似孫

（1158-1231）《緯略》等文獻中也可以看到，但都來自郭璞的《山海經

圖讚》的〈崑崙丘圖讚〉。 
由此看出，在郭璞之前和郭璞之後，沒有把「崑崙」與「月精」、

「水之靈府」結合之例。從這個意義上說，郭璞的〈崑崙丘圖讚〉在有關

「崑崙」的無數記述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如此，關於〈崑崙丘圖讚〉，

試從以下順序：1、談「惟帝下都，西羌之宇」；2、分析「嵥然中峙，號

曰天柱」中的讚句特徵；3、對「崑崙月精，水之靈府」來研討每讚句的

特徵，然後對其中所表現出的「崑崙」與「水」的全體構想，所在其背後

的郭璞特有的「水的宇宙觀」加以探討。 

三、關於郭璞〈崑崙丘圖讚〉的研討 

（一）「惟帝下都，西老（羌）之宇」―住在帝之下都之者 

首先試對「崑崙」與「下都」的關係，以及把兩者作為「宇」之「西

老（羌）」的問題加以探討。「惟帝下都」在《山海經》中出現，具體用

例是《山海經‧西山經》的「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實惟帝之下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第 7 冊（臺北：新興書局，1963 年），頁 103。 

19 郭璞《爾雅圖讚》最早見於陸德明《經典釋文》卷 29 的《爾雅‧釋水》「河出崑崙虛」

的釋文中。見〔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收於〔清〕張元濟：《四部叢刊初編》第

14 冊（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頁 414-415。郭璞在《爾雅》注釋上用功亦

勤，著有《爾雅注》和《爾雅圖讚》。對《爾雅》中的〈釋地〉、〈釋丘〉、〈釋山〉、

〈釋水〉諸篇的注釋中，注重地名、位置等研究，與《山海經》注有諸多重複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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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及〈海內西經〉的「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20御

手洗勝指出：〈西山經〉中的崑崙一帶是「天」、「帝」時常出現的土

地，同時在五藏山經中，只有崑崙被看作是與古代「天帝」相關聯的神秘

之地區。21 
而且，郭璞在前引〈西山經〉注中說：「天帝都邑之下者也」。可見

他認為崑崙上方有「天帝的城市」，其下方是崑崙。袁珂對此解釋說：郭

璞注中的「天帝」是指「黃帝」，因為這部分中郭璞引用了《穆天子

傳》，而在《穆天子傳》中說，崑崙丘裡有「黃帝宮」。22郭璞可能認為

崑崙丘是連接「天」與「地」的神秘土地，而黃帝是這片土地的主宰者。

這種能與「天」相通的特性，與下面將要論述的《河圖括地象》「崑崙山

為柱，氣上通天」等中的「天柱」之「崑崙」相吻合。23 
在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所收的郭璞《山海經圖

讚》之中的〈崑崙丘圖讚〉，24郭璞把「天帝下界的城都」看作是「宇

（住所）」，具體說就是「西羌」。郭璞在注〈海內東經〉的「昆侖山在

西胡西」時，引《漢書‧地理志》曰：「（案：《漢書》）地理志，昆侖

山在臨羌西，又有西王母祠也」。指出崑崙位於「臨羌之西」，從而把崑

崙和「羌」結合了起來。25松岡正子在論述《山海經‧西次三經》與羌族

關係時指出，漢代羌族居住在「崑崙」，與西方多有貿易交往。26《漢

 
20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55-56、頁 344。 
21 〔日〕御手洗勝：〈地理的世界觀の變遷―鄒衍の大九州說に就いて〉，《東洋の文

化と社會》第 6 期（1957 年 12 月），頁 1-24。 
22 在《山海經‧西山經》「惟帝下都」中，郭璞注引《穆天子傳》：「吉日辛酉，天子升

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以詔後世。言增封於昆侖之上。」袁珂校注：

《山海經校注》，56 頁。關於郭璞《山海經》世界中所構想的西北「崑崙」和「黃帝」

之間的關係，請參考〔日〕松浦史子：〈文王の瑞馬「白馬朱鬣」の誕生と展開―羑

里 話を端緒に〉，《中國詩文論叢》第 38 期（2019 年 12 月），頁 1-29；〔日〕松浦

史子：〈老子遠祖伝 にみる白馬朱鬣について―初唐王 との わりから〉，《東方

宗教》第 143 期（2024 年 6 月），頁 1-22。 
23 〔宋〕李昉：《太平御覽‧地部一》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卷 36，頁 171。 
24 嚴本在「序言」中提到，這本搜集各種類書和小學書，還要以《道藏》本《山海經圖

讚》為補充。見〔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2158-2171。 
25 《山海經‧海內東經》，〔日〕前野直彬譯註：《山海經‧列仙傳》，頁 484。 
26 〔日〕松岡正子：〈《山海經》西次三經と羌族―昆侖之丘と羌の雪山について〉，

《中國文學研究》第 12 期（1986 年 12 月），頁 4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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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後漢書》中確實多記載「羌」在崑崙一帶，同時這也與「崑崙」

為「西羌之宇」的圖讚內容相符。 
但在張溥本中，「西羌」作「西姥」，「西姥」即「西王母」。《山

海經》中關於西王母的記述不少，最多在〈西山經〉中，其次是在〈大荒

西經〉、〈海內北經〉中，西王母與崑崙的結合緊密。27由此看來「天帝

下界城都（崑崙）」的居住者，可能指「西羌」，也可能指「西姥（西王

母）」。 
可是，在東晉草創期，因為《山海經》所描繪的西王母住居的崑崙世

界可能被認為是與「天（帝）」有聯繫之聖地，郭璞將此地視為對統治中

華全土王者有重要意義的可能性。28其實，郭璞將西王母視為「天帝之

女」，在《山海經圖讚‧西王母》中詠讚「天帝之女，蓬髮虎顏。穆王執

贄，賦詩交歡。韻外之事，難以具言」。29故筆者認為郭璞〈崑崙丘圖

讚〉詠讚「天帝之下都的崑崙」也可和「西老―西王母」有密切相關。這

樣的世界觀，將於下探討，並與崑崙為天柱的郭璞世界構想有所連結。 

（二）「嵥然中峙，號曰天柱」―作為世界中心的「天柱」崑崙 

郭璞在〈崑崙丘圖讚〉的最後總結說：「嵥然中峙，號曰天柱。」如

上所述，郭璞在《爾雅圖讚》中也寫過「天柱」一詞，但《山海經》和

《爾雅》原文的崑崙文本中並沒有出現「天柱」的觀念。那麼，郭璞所描

寫的「嵥然中峙，號曰天柱」的崑崙依據又該到哪裡去尋找呢？ 
如郭璞在《山海經圖讚》裡也詠讚「惟帝下都」的《山海經》的崑崙之

丘，即是「帝之下都」（〈西山經〉），古來被認為是天帝降下以聯繫天地

之聖地。而聳立於世界中心的「天柱崑崙」最初可見於西漢末期成書之緯書

中。如今，郭璞在《山海經‧大荒西經》中對「人、戴勝、虎齒豹尾、洞

中、名號：西王母」的記載的註解中，都引用了緯書《河圖玉版》，並且其

 
27 〈西山經〉：「（昆侖之丘）……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大荒西經〉：「有

大山，名曰昆侖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海內

北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在昆侖虛北。」見袁

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59、358、466。 
28 〔日〕松浦史子：〈郭璞對《山海經》神馬吉良的解釋――以晉王朝受命的瑞石傳說為

線索〉，收於汪桂平主編：《中國本土宗教研究（第六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023 年），頁 57-77（於下詳述）。 
29 〔晉〕郭璞：《山海經圖讚》，收於〔晉〕郭璞：《郭弘農集》，收於〔明〕張溥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第 7 冊，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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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中寫到「西王母在崑崙山」，可見郭璞的崑崙明明與緯書世界密切相

關。30近年來對緯書文獻的研究指出，在《河圖括地象》等緯書記載中，與

「崑崙」相關的描述特別多。31其中的崑崙即是，例如「崑崙山，天中柱

也」，32聳立於世界中心的天柱，呈現所謂宇宙山相貌的崑崙山。 
據高莉芬的崑崙研究，在成立於先秦至漢朝的文獻―《楚辭》、

《論衡》、《淮南子》等―多描寫為昇天梯子的崑崙，東漢畫像石上可

見的垂直型山岳的崑崙即是幫助通過天門昇仙的梯子，那也是後來發展成

道教天上仙界的萌芽階段。33如下面第三節所討論，因為郭璞構想的有關

「水」的地下世界觀也可見早期的神仙道教思想，在此郭璞詠讚的作為昇

天的梯子「崑崙」之中也可以看出當時剛勃興起來的神仙道教的昇天、昇

仙思想的影響。 
除了郭璞〈崑崙丘圖讚〉裡可見的對天上之構想，值得注意的是有關

郭璞《山海經圖讚》尚未探討之問題，即是以崑崙為主的「地下構想」。

比如，《河圖括地象》中的以下記述：「崑崙山為柱，氣上通天。崑崙

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

大川孔穴相通。」34根據這一記述可知，崑崙為「柱」，「氣」與「天」相

通，其下有極大的八根支柱，天下的名山、大川、洞穴都互相連通，從而

天地相連，從而無論是在垂直方向還是在水平方向都能把世界連接起來的

崑崙就具有了十分特異的位相。如果把郭璞《玄中記》中「蜀郡有青城

山，有洞穴潛行，分道為三，道各通一處，西北通昆侖」的記述結合起

 
30 郭璞注有：「《河圖玉版》亦曰，西王母居昆侖山。西山經曰，西王母居玉山。」見袁

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467。 
31 蕭登福說，漢代對崑崙描寫最詳細的文獻，除了《淮南子》之外，還有《河圖括地象》

等讖緯書。蕭登福：《讖緯與道教》（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頁 355。 
32 《太平御覽‧地部三》所引《龍魚河圖》。見〔宋〕李昉：《太平御覽》第 1 冊，卷

38，頁 182。 
33 此說係參考高莉芬：《中心與聖境：崑崙神話神聖空間與圖像研究》，頁 77-90，概述

「第 2 章第 4、5 節」。相對而言，在墓葬畫像研究中，部分學者認為漢代還是將

「天」視為恐懼之所，尚未成為死後人魂能昇仙的地方。信立祥：《中國漢代畫像石の

研究》（東京：同成社，1996 年），頁 134。由此而言，帶著「天門」榜題的東漢畫像

石等出土文物，極可能僅是呈現巴蜀當地特徵。見圖 2：東漢畫像石「天門圖」，四川

省簡陽市董家埂鄉深洞村鬼頭崖墓出土三號石棺；圖 3、4：東漢銅牌飾「天門圖」，

巫山縣東嘴小溝子出土。 
34 〔宋〕李昉：《太平御覽‧地部一》第 1 冊，卷 36，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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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35通過「崑崙山為柱」之一詞來連接緯書《河圖括地象》時，我們就

可知郭璞也構想潛行的洞穴和天下名山大河相通的一個巨大地下空間。 
在此我們要確認，這個將「天柱崑崙」置於世界中心的巨大地下概

念，與後面詳細討論的郭璞「地脈」概念以及圍繞「水」的論述即是息息

相關的。 

（三）「崑崙月精、水之靈府」―崑崙與「水」、「月精」 

上面曾經確認：〈崑崙丘圖讚〉的最大特點是把崑崙與「月精」與

「水之靈府」結合。關於這一點，歷代文獻還未見言及。為此試對崑崙與

「月精」、「水之靈府」的關係加以初步探討。 
1. 水之靈府―掌握「水」之地方 
郭璞為何將「崑崙」稱為「水之靈府」呢？說到「水之靈府」，一般

想見為黃河等許多河川發源於崑崙之事。在〈西山經〉及〈海內西經〉關

於「崑崙丘」的說明中，記載有四條河川―「河水」、「赤水」、「洋

水」、「黑水」，郭璞對此作了詳細注釋。36另外，在《爾雅圖讚》的

「崑崙三層，號曰天柱。實惟河源，水之靈府」中，「水之靈府」直接與

「河源」相結合，37這裡的「河」應該是指「黃河」。宋代高似孫《緯

略》在說明「崑崙月精，水之靈府」的讚句時，引用了司馬遷《史記‧大

宛列傳》：「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

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之所以作此引用，原因

可能就在於他認為要理解「水之靈府」，就必對發源於「崑崙」的「黃

河」的存在加以重視。38 

 
35 魯迅：《古小說鉤沉》（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頁 234。 
36 在〈海內西經〉中，從崑崙涌出的河川和〈西山經〉不同，有赤水、河水、洋水、黑

水、弱水、青水。《山海經‧西山經》：「曰昆侖之丘，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

而南流，東注於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汜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醜

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於大杆……。」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56；《山

海經‧海內西經》：「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

北，河水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導積石山。洋

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袁珂校

注：《山海經校注》，頁 348-349。 
37 這首讚可能由《爾雅‧釋丘》記述「三成為昆侖丘」（郭璞注：「昆侖山三重，故以名

云。」），和〈釋水〉記述「河出昆侖虛，色白」而成。〔清〕郝懿行：《爾雅義疏》

（北京：中華書局，2019 年），頁 606、647。 
38 高莉芬特別注意到涉及「河源＝崑崙說」，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列傳》裡否定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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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關注的是聯繫天地之間的緯書崑崙的描寫，是集中在有關「黃河

（河圖）」的緯書「河圖緯」。可是其「河圖緯」之一《河圖玉版》多次

被引用在郭璞《山海經》注釋的這一點，似乎尚未被人關注。39筆者曾經

指出：參與東晉王朝創立的郭璞，在當時政治方面也可能有效地利用《山

海經》所呈現的古代世界，尤其把西王母住所崑崙視為中國全國統治者的

象徵。40從這點來看，我們可以認為南遷後的郭璞重視在北方故鄉的黃河

和從黃河出現的《河圖》有關緯書之主要理由之一，在於郭璞構想的世界

中，「黃河」和作為中華王者象徵之「崑崙」可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關於靈府，郭璞把中華象徵的「崑崙」在《山海經圖讚》裡稱為「水

之靈府」。關於這一點也從來沒有探討。那麼「靈府」是什麼呢？ 
「靈府」概念早在《莊子‧德充符》中就已出現，對此郭象作注曰：

「靈府者，精神之宅也。」41郭璞《山海經圖讚》裡，除了〈崑崙丘圖

讚〉以外，也有三例用「靈府」之詞，比如〈帝臺漿圖讚〉說：「帝臺之

水，飲蠲心病。靈府是滌，和神養性。食可逍遙，濯髮沿泳。」42以上引

 
點，而以緯書里常見的「河源＝崑崙說」稱為「人文地理說」高莉芬：《中心與聖境：

崑崙神話神聖空間與圖像研究》，頁 81，參考註 94。 
39 據松田稔的統計，郭璞引用書中有不少緯書，其中最多的即是《河圖》有關的《河圖緯》。

而且郭璞所引《河圖緯》之中最多的就是《河圖玉版》。〔日〕松田稔：〈《山海經》

郭璞注引書考〉，《國學院短期大學紀要》第 11 期（1993 年 3 月）；〔日〕松田稔：

《《山海經》の基礎的研究》（東京：笠間書院，1995 年）。 
40 筆者曾經在上述拙稿指出過如下觀點：「對有了異族的侵略而只好南遷的東晉王朝，為

了保證東晉作為中華全土的正統王朝，從地政學的角度也非常重視和『天（帝）』聯繫

的《山海經》所傳的崑崙、西王母世界。作為其論據，如上所述《山海經》所傳的崑

崙、西王母一帶和「天」的關係以外，筆者關注當時的中華西北地區即是將天帝之女西

王母視為國家保護神的前涼王權，作為東晉王朝的西方守護在政治方面也有了很重要的

地位等。」從上可知，郭璞特別重視從保護中華統治者的聖地「崑崙（西王母的住

居）」湧出來的「黃河」之因，也可能和保證東晉王朝的正統性的問題息息相關。關於

這一點，請參考〔日〕松浦史子：〈飛翔的人面魚――談兩晉與前涼王朝對《山海經》

的接受及對西北的認識〉，頁 135-158；〔日〕松浦史子：〈郭璞對《山海經》神馬吉

良的解釋――以晉王朝受命的瑞石傳說為線索〉，頁 57-77。 
41 《莊子‧德充符》：「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

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

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日〕金谷治譯注：《莊子》第 1 冊（東京：岩波

書店，1983 年），頁 165-166。 
42 〔晉〕郭璞：《山海經圖讚》，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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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靈府」，既是道家養生觀念下反映的「精神之宅」，也是主管身

體最重要部分之場所。 
前面提到《四庫全書》中的「水之靈府」有一例與郭璞無關，此用例

出現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 16 中作為典故的《爾雅》「宣房，水之

靈府，《爾雅》」的引文中。（現存《爾雅》無此文）。43所謂「宣房」

是指漢武帝動員數萬人修黃河決口之後所建築的宮殿名稱。《史記‧河渠

書》有「天子既封禪巡查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

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

宮。而道河北行而二渠，復禹舊跡，而粱、楚之地復寧，無水災」之記

載，對能制禦洪水，滅絕水害，帶來平安的「宣房」作了描寫。44從這一

「水之靈府」用例出發再來看兩圖讚的話，我們可以說：「崑崙」不僅是

眾多河川的發源地，也是主管和統禦河水的中樞。 
2. 《淮南子‧天文訓》―月與水 
下面談「崑崙月精」與「水之靈府」的關係。 
首先，「月精」與「陰陽五行」的「精氣」有關。宇宙萬物生於「精

氣」，精氣結合萬物生。郭璞認為《山海經》所載，無論多麼千奇百怪都根

源於自然，受自然之「精氣」而成。45《山海經圖讚》中也常用「精」字，

例如「金精朱鬣，龍行駿躊」（〈吉良圖讚〉）、「馬是龍精、爰出水

類」（〈水馬圖讚〉）、「霆維天精、動心駭目」（〈嘉榮圖讚〉）等。46 
那麼，郭璞為何把崑崙與「月精」結合？解開此謎的關鍵在「月精」

與「水」關係的《淮南子》的天文觀。《淮南子》以物質上的存在「氣」

為宇宙生成的根本。《淮南子‧天文訓》說：首先襲「天地之精氣」而成

「陰陽」，專「陰陽之精氣」而成「四時」，散「四時之精氣」而成「萬

物」。然後積累「陽氣」的熱氣而成「火」，「火氣之精」而成「日」，

 
43 〔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收於〔清〕紀昀、永瑢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子部第 23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260。 
44 〔漢〕司馬遷：《史記‧河渠書》，卷 29，頁 1412。 
45 郭璞《山海經圖讚》〈西山經‧礜石圖讚〉：「稟氣方殊，件錯理微，礜石殺鼠，蠶食

而肥，物性雖反，萬物齊一。」在此表示著萬物齊同思想以外，其萬物由稟氣而產生的

精氣觀念。見〔晉〕郭璞：《山海經圖讚》，頁 102。 
46 以上諸例分見同上註，頁 119、105、110。《山海經圖讚》常用郭璞在注釋中不用的

「精」字。如〈海外南經‧厭火國圖讚〉：「吐納炎精，火隨氣烈」；〈海外北經‧燭

龍圖讚〉：「天缺西土，龍銜火精」等為其例。分見同上註，頁 1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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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累「陰氣」的寒氣而成「水」，「水氣之精」而成「月」。47在這裡

「水」的精華是「月」。詠讚「崑崙月精、水之靈府」的郭璞《山海經圖

讚‧崑崙丘圖讚》的意象源流應有《淮南子‧天文訓》的宇宙觀。48 
3. 「月」與崑崙―「混沌」的記憶 
就語源學而論，「月」與崑崙之間也可能令人意外的存在著某種類似

性。前面已經介紹崑崙在藏語中意為「雪山」，武田雅哉認為崑崙語源於

「月」。中國西南部、臺灣少數民族以及印度尼西亞、大洋洲、澳大利亞

諸語中，表示月亮的語彙大體分為三類，崑崙是其中之一，屬於 karon、
hulan、kuling、gillin……語匯群。49另外，藤堂明保從高本漢（Bernhad 
Karlgren）認為「崑崙」一詞在上古時代就已存在，源於 kl-、gl-、pl-、
ml-等雙重子音之說得到啟發，即 kun-lun 是由 klun 產生，同時「k-l」語匯

群多具有圓形、旋轉、難以捕捉等意。50 
武田氏利用這一學說指出：因為「月」同時又是「圓形、旋轉、難以

捕捉」的不可知天體，所以具有「kun-lun」的意象，崑崙與「月」具有類

似性。51我以為「崑崙月精」是記錄了古代人的這一觀念的稀有表述。此

外，筆者還特別重視武田氏所引用的《天工開物》「凡玉映月精而生」的

記述。52倘若天上之「月」變為地上之「玉」的話，大量出產白玉的崑崙

恰好可以說是月之精華。如果根據以上文獻記載再細吟味「崑崙月精」的

 
47 《淮南子集釋‧天文訓》：「天地之襲精為陰陽，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

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

為精者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見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

華書局，1998 年），卷 3，頁 166。 
48 據松田稔論文〈《山海經》郭璞注引書考〉之中的郭璞注引用書目統計，可知郭璞常引用

的書籍之一即是《淮南子》。〔日〕松田稔：〈《山海經》郭璞注引書考〉，頁 272。 
49 杜而未：《崑崙文化與不死觀念》（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7 年），頁 9-10。 
50 在日本，藤堂明保重視高本漢單語語族學說並予以發展。Bernhard Karlgren,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 (Sweden: Elanders Boktryckeri Aktiebolag, 1954)。
（Grammmata Serica 1941 年的修訂本）；〔日〕藤堂明保：〈表現論的音韻論の試み

―[kl][tk][pl]類の表す形態映象〉，收於〔日〕藤堂明保著，藤堂明保中國語學論集

編集委員會編：《藤堂明保中國語學論集》（東京：汲古書院，1987 年），頁 3-22。 
51 〔日〕武田雅哉：《星への筏：黃河幻視行》（東京：角川春樹事務所，1997 年），

頁 240。 
52 宋應星《天工開物‧珠玉》：「凡玉映月精而生。故國人沿河取玉者。多於秋間、明月

夜望河候視。玉璞堆聚處。其月色倍明亮。」見〔明〕宋應星：《天工開物》，收於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58 年），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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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如「月」如「玉」，白光閃耀，燦然崴聳於宇宙中心的高山「崑

崙」，則形像地呈現在了我們的眼前。這座高山正是統御宇宙之「水」的

「水之靈府」。 

四、郭璞文學之中可見的「水」的世界 

在郭璞看來「崑崙」所統御的「水」具體是怎樣的呢？從現存郭璞文

學中，即知有許多關於「水」和「河川」之詞彙。53 
連鎮標以郭璞水邊葬母的逸話為據指出，54他具有道家道教「崇水」

風水思想。同時還指出郭璞之所以預言了水畦變桑田，是因為他依照了以

道家道教崇水的觀念為基礎的風水思想，這一崇水觀念在《老子》的「上

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道德經〉第

8 章）、太平道的「符水治病」、五斗米道的「三官手書」的「水官」中

都有所反映。55確如連氏所示，郭璞關於「水」的思想深受道家道教風水

學的影響。但是，其尚有未足之處，即郭璞對水自在「潛行」而四通八達

於大地此一性質，似乎是以一科學家視角進行觀察。而郭璞此視角，若與

當時文學作品相較尤其特別。 

 
53 郭璞對從崑崙流出的四條河作了詳細的注釋，這也說明他在著作《山海經》注、《山海

經圖讚》的過程中，對「河川」抱有強烈興趣。例如在《山海經》注中，常常引用《水

經》，還補充許多《山海經》原文沒有記載的河川事項。郭璞對河川的如此關心，在

《隋書‧經籍志》有關郭璞注《水經》的記載中也可以找到根據。《山海經‧海內東

經》「漢水」，郭璞注釋「案《水經》，漢水出武都淚縣東狼谷，經漢中魏興……」；

〈海內東經‧沅水〉：「沅水……合洞庭中」。郭璞注釋「《水經》曰，沅水出牂牁且

蘭縣；又東北至鐔城縣為沅水……」。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385、387。連

鎮標以《隋書‧經籍志》史部地理類的「《水經》三卷：郭璞」為據指出：「郭璞注《水

經》的實踐，殆與其注《山海經》相終始。郭璞的《水經注》與《山海經注》可謂娣妹

篇。」連鎮標：《郭璞研究》，頁 84。有關郭璞《山海經》注和《水經》注的關係，

以及文獻和其在日本接受的解說，請參考川合康三主編《中國／日本〈漢〉文化大事

典》收載拙稿《水經注》項目。〔日〕川合康三主編：《中國／日本〈漢〉文化大事

典》（東京：明治書院，2024 年），頁 245-246。 
54 《晉書‧郭璞傳》：「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

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里皆為桑田。」〔唐〕房玄齡：《晉書》，卷

72，頁 1908。 
55 連鎮標：《郭璞研究》，頁 153-158，「第 3 節〈郭璞道教思想考〉之二〈彌滿於易卜堪輿

實踐的道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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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潛通」、「潤下」之水 

西晉末期由於八王之亂，王室貴族開始向濕潤的南方遷移，開闢新的

天地。這種地理環境的變化，引起了士大夫們對水的興味，顧愷之（約

348-409）、殷仲堪（?-399）等許多詩人也都寫有「水讚」。比如，顧愷

之〈水讚〉詠讚：「湛湛若凝、開神以質、乘風檀瀾、妙齊得一。」56其

對「水」之所感帶有強烈的道家色彩。 
可是，在這樣的道家風潮中，與其他東晉詩人的「水讚」相比，郭璞

更追求「潛通」之水的本質。郭璞在詠讚〈大荒西經‧弱水圖讚〉中如此

云：「弱出崑山，鵝毛是沉。北淪流沙，南（草映）火林」，弱水從崑崙

湧出，向北潛入流沙，在火林的映照下南行，讚嘆說：「惟水之奇，莫測

其深！」57在〈海內東經〉中對天下名川綜合的《山海經圖讚》詠讚時

說：「川瀆交錯、渙瀾流帶。通潛潤下、經營華外。殊出同歸、混之東

會。」58河川互相交錯「通潛潤下」，經過華外之地，最終歸於東海，表

現出了對流域廣大表裏一體的「潛通」特性本身的關心。59 

（二）「地脈」與「洞庭」 

如以上述，在於郭璞〈崑崙丘圖讚〉之第二句「嵥然中峙、號曰天

柱」的探討之時，我們用緯書《河圖括地象》、郭璞《玄中記》等記載，

指出郭璞擁有以「天柱＝崑崙」為世界中心的，潛行地中的洞穴聯繫天下

名山大河的巨大地下世界構想。據此，我們還要關注在郭璞文學中縱橫無

盡潛通地下的水被稱作「地脈」一詞之事，以此探討郭璞文學之中可見的

「水」、「地脈」和「洞庭」等構想。 
「地脈」原表現古來大地的脈絡、地勢，60郭璞根據這一記述對〈海

內東經〉的「洞庭」部分作注曰：「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

 
56 《藝文類聚》卷 8〈水部上‧終載水〉一書於此所收者，除顧、殷二人之作以外，尚有

庾肅之、孔甯子、郭璞（〈釋水贊〉及〈弱水贊〉）等之作。見〔唐〕歐陽詢著，汪紹

楹校：《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卷 8，頁 150。 
57 〔晉〕郭璞：《山海經圖讚》，頁 121。 
58 同上註。 
59 《山海經圖讚‧海內東經》：「大江北江南江浙江廬淮湘漢濛溫穎汝涇渭白沅贛泗鬱肆

潢洛汾泌濟潦虖池漳水圖讚」，見〔晉〕郭璞：《山海經圖讚》，收於〔晉〕郭璞：

《郭弘農集》，收於〔明〕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第 7 冊，頁 120-121。 
60 地脈的早期使用例有《史記‧蒙恬列傳》：「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

東，城壍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太史公曰：『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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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為地脈」，61

郭璞以在太湖水底無所不通的隧道成為地脈。可是，「地脈」並非只是貫

通地中的地洞。借用武田雅哉表述來說：「它是在暗中把海、湖、泉、

井、河川等地表互向隔離而又皆與水有關的諸要素連接起來的看不見的隧

道」，這種思想可能來源於實際存在的伏流河川。62 
上記的郭璞文章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洞庭地脈」、「洞庭穴道」之

表述。三浦國雄指出：所謂「洞庭」是指「洞窟之庭」，這裡是「地脈」

聚集交錯的地下中心站。63根據郭璞作品中頻出的有關潛行之水的描寫，

可以斷定：郭璞的意識中具有這種在地中四通八達的「地脈」構想。 
郭璞的〈江賦〉中有以下一節，對潛存的地底世界作了極為生動的

描繪。 

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逵旁通，由岫窈窕。金精玉英瑱

其裹，瑤珠怪石琗其表。驪虯摎其址，梢雲冠其 。海童之所

巡遊，琴高之所靈矯，冰夷倚浪以傲睨，江妃含嚬而矊眇。撫

凌波而鳧躍，吸翠霞而夭矯。64 

郭璞在此作品之中描繪「包山有洞庭」、「巴蜀有地道」，及其「潛逵旁

通」情况。流經此處的是靈妙的水氣，此處生長的是金玉奇石。水底仙境

中是《山海經》、《列仙傳》、《神仙傳》、《穆天子傳》等都有記載的

海童、琴高、冰夷、江妃等水仙、蠕動的波浪一起飄然起舞―佐竹保子

把此處稱為「新的神仙界」，指出其有二重新意：其一，在現存的川賦

中，首次描繪了仙境；其二，把地下世界選為仙境。65在此讓人想起三浦

 
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壍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

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

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漢〕司馬遷：《史記》，卷 88，頁 2570 等。 
61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386。 
62 〔日〕武田雅哉：《星への筏：黃河幻視行》，頁 218。 
63 〔日〕三浦國雄：〈洞天福地小論〉，《東方宗教》第 61 期（1983 年 5 月），頁 1-23；

〔日〕三浦國雄：《風水‧中國人のトポス》（東京：平凡社，1995 年），頁 142。 
64 〔晉〕郭璞：《郭弘農集》，頁 86。 
65 〔日〕佐竹保子：〈疾走する逸民―郭璞〈江賦〉の敘法〉，《中國文學報》第 58

期（1999 年 4 月），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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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雄的研究，其指出上清派道教關於理想鄉「洞天福地」的構想，即是從

郭璞所提倡的「洞庭」、「地道」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發展。確實在上清

派道教的經典《真誥》所描寫的聖地，茅山的金壇華陽洞天即是和郭璞

〈江賦〉水底世界同樣為仙人住居，也是郭璞所描寫的以包山洞庭為首的

許多洞庭在地底相互連接的地中世界。 
三浦氏還注意到《晉書》中所記載的，東晉中期創立了上清派道教經

典《真誥》的江南丹陽許氏一族的許邁，依從郭璞所占之卜步入道門的故

事，指出郭璞與許邁擁有共同的「精神空間」。66如此，我們在郭璞文學

之中看到的四通八達的「地脈」與「洞庭」的地下世界，後來進入上清派

道教的烏托邦「洞天」，67然而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如此的道教洞天是日

月相照，草生鳥飛的和外界一樣的地方，幾乎沒有水底的要素。68 
相比之下，郭璞構想的地底世界在洞穴之內有一定的水氣之流，69

被設想為一個水仙游在薄霧的波浪中的與水相連的世界。郭璞在〈江

賦〉中所描述的「洞庭」與「地脈」概念，也與地下流水的不斷移動密不

可分。 

 
66 〔日〕三浦國雄：〈《真誥》と風水地理說〉，收於〔日〕吉川忠夫編：《六朝道教の

研究》（東京：春秋社，1998 年），頁 189-214。神塚淑子曾經提到江南丹陽許氏一族

和郭璞的關係。〔日〕神塚淑子：《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99
年），頁 21。《晉書‧許邁傳》：「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

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之〈大畜〉，其

上六駁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

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唐〕房玄齡等著：《晉書》，卷 8，頁 2106。 
67 《真誥校註‧稽神樞第一》：「此山洞虛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古人謂

為金壇之虛臺……眾洞相通，陰路所適，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真洞仙館也。」〔日〕

吉川忠夫、麥谷邦夫編，朱越利譯：《真誥校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 年），卷 11，頁 345。 
68 《真誥校註‧稽神樞第一》：「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覺是洞天之中，故自謂是外之道路

也，日月之光既不異，草木水澤又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蓊鬱，亦不知所以疑之

矣。」同上註，頁 356-357。 
69 河川本被視為是「氣」所形成之物。《國語‧周語下》：「靈王二十二年，穀、洛

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

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

也」〔春秋〕左丘明著，鮑思陶點校：《國語》（濟南：齊魯書社，2005 年），卷 3，
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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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郭璞與「風水」―大地之「血脈」 

中國自古以來常把大地比作人體。《管子‧水地編》繼承陰陽五行

說，把「水」看作「血脈」指出：「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

也。」70此外，如此在地下四通八達的「地脈」構想，都被後來之早期道

教（《太平經》）、71南朝堪輿學（風水）陸續吸收和發展。72把大地比

擬作身體，對「水」加以重視是風水的基本思想。 
眾所周知，郭璞不僅被推崇為風水學的開山鼻祖，73同時他的風水思

想也對後代產生了極大影響。三浦國雄認為，蒙恬傳的「地脈」觀念在魏

晉時期甦醒，其中之一郭璞提倡的「龍角」、「龍耳」觀念是後來風水理

論中的「龍脈」的來源。74根據郭璞把大地擬作身體的這樣秦漢以來的大

地觀，我們可以說：他是把河川和地脈看作是縱橫交錯於大地的「血

脈」，把「崑崙」看作是司統這些水脈的「靈府」。擁有「靈府」之詞的

郭璞《山海經圖讚》中有一首描寫蓬萊山的〈蓬萊圖讚〉，75雖然蓬萊

被描述為一座位於東海的靈府，但郭璞並沒有將其稱為「水之靈府」，

而是將西方的崑崙稱為「水之靈府」，正因為郭璞重視作為「血脈」的

「水流」，從聳立於大地中央的崑崙流出來而東流到海的這一個類比之身

體觀。 

 
70 黎翔鳳著，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卷 14，頁

813。 
71 《太平經‧起土出書訣》：「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脈也。今穿子身，得其血脈，

寧疾不邪？」王明：《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45，頁 110。 
72 參考〔日〕三浦國雄：〈《真誥》と風水地理說〉，收於〔日〕吉川忠夫編：《六朝道

教の研究》，頁 189-214；〔日〕南澤良彥：〈南朝陵墓と王權―王者を生む墓につい

て〉，收於〔日〕吉川忠夫編：《六朝道教の研究》，頁 215-236。 
73 郭璞的堪輿學專書有《葬書》。 
74 《世說新語‧術解第二十》：「晉明帝解占冢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

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當致天子。帝問，為是

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

標注，余嘉錫選注：《世說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705。 
 參考〔日〕三浦國雄：〈《真誥》と風水地理說〉，頁 189-214；〔日〕三浦國雄：

《風水‧中國人のトポス》，頁 196。 
75 郭璞《山海經圖讚‧蓬萊山圖讚》：「蓬萊之山，玉碧構林。金臺雲館，暠哉獸禽。實

維靈府，玉主甘心。」〔晉〕郭璞：《山海經圖讚》，收於〔晉〕郭璞：《郭弘農

集》，收於〔明〕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第 7 冊，頁 120。 



論郭璞《山海經圖讚‧崑崙丘圖讚》中的水之宇宙 119 

 

中國醫學忌氣血停滯，血脈暢通是保持健康的必備要素。與此相同，

能使大地血流暢通，保持健康的機樞正是位於大地中央而如心臟主管天下

所有之水的「水之靈府」的「崑崙」。 

（四）浮天載地―使天地承浮之水 

郭璞觀念當中的水，不僅流動於地表，而且充滿與地中四通八達的

「地脈」，創造出「洞天福地」，「無所不通」，盡達四方。但是郭璞構

想的「水」還有一個特點，即使是是承浮天地。 
漢代有代表性的天體學說是「渾天說」和「蓋天說」。張衡（78-

139）《渾儀注》中這樣說：「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於天內，天

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性。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

車轂之運也。」在渾天說中，天體如同卵殼包蛋黃一樣包容著地球，天體

的表裡有水，天地乘在氣中，浮在水裡。76值得注意的是郭璞《玄中記》

中「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的記載。77

在這裡巨量之「水」使天地浮游包容天地的宇宙觀得到了發展。水在天球

的彼方無盡延展，萬物離水不能存在。這使我們想起〈崑崙丘圖讚〉中的

二句讚語：「嵥然中峙，號曰天柱」。（郭璞《山海經圖讚》）、「崑崙

三層，號曰天柱」。（郭璞《爾雅圖讚》）「崑崙」是從上天通貫地底巨

柱。在郭璞的宇宙中，變作「河川」、「地脈」而在大地奔流的水，通過

巨柱「崑崙」與天的彼方之水相連。崑崙之所以成為「水之靈府」的原因

恐怕就在於：它使存在於天上地下之「水」與浮游天地的巨量「水」之間

產生一個永無停息的環流。正是靠了這樣的崑崙，天地的健康，水之宇宙

的安寧才得到了確保。 
李白（701-762）〈將進酒〉吟道：「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

到海不復回。」78李白雖作了這樣的歌詠―從遙遠的天上滔滔流到黃河

來而奔流到海永不回來，可是，郭璞詠讚的水卻是不為人知地通過崑崙復

回到天上，我認為這正是郭璞所構想的「水」與「崑崙」的宇宙觀。 

 
76 〔唐〕房玄齡：《晉書‧天文志上》，卷 11，頁 281。 
77 〔唐〕歐陽詢著，汪紹楹校：《藝文類聚‧水部上‧總載水》，卷 8，頁 148。 
78 郁賢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第 1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 年），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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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郭璞以陰陽五行、天文、地理、風水、道家、道教思想等多種學問知

識為基礎，描繪潤澤天地、縱橫大地之「水」的靈妙特性。79博學多才的

郭璞創作的〈崑崙丘圖讚〉初次構想出一個廣大的水之宇宙，是使舊有的

「崑崙」觀面貌一新的稀有之作。 
葛洪（283-343）《神仙傳》記載了這樣的終焉故事：郭璞預測自己

將被君主所殺，於是兵解而成了「水仙伯」。80松浦友久把李白的「捉

月」終焉故事與杜甫（712-770）的「牛肉白酒」、李賀（790-816）的

「白玉樓」終焉故事進行比較後指出：這些著名的終焉故事在中國文學史

中，都是象徵詩人的詩風和人生的作品，同時這些故事的形式以及繼承原

因也多來自作者或作品自身的性格特徵。81如果把松浦氏的這一理論應用

於郭璞的話，我們可以說：詠讚「崑崙月精、水之靈府」的〈崑崙丘圖

讚〉既顯示了郭璞與「水」的關係，也象徵了郭璞的詩風與人生，是一篇

值得注目的作品。 
 

 
79 郭璞對於由「水」造成的神秘面貌的讚嘆，以〈江賦〉為首，在其他以水為題材的作品

如〈鹽池賦〉、〈井賦〉中也可以看到。郭璞〈鹽池賦〉：「水潤下以作鹹，莫所斯鹽

之最靈。傍峻岳以發源，池茫爾而海渟。嗟玄液之潛潤。……吸靈潤於河汾，總膏液乎

澮涑。」〈井賦〉：「益作井，龍登天。鑿后土，洞黃泉。……似潤下而德施，狀邑移

以不改。……守虛靜以玄澹兮，不東流而注海。」見〔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

三國六朝文》，頁 2148。 
80 葛洪《神仙傳‧郭璞》：「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周識博聞，有出世之道鑒。天文地

理、龜書龍圖……璞得兵解之道。今為水仙伯。」〔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卷 13，頁 95。 

81 〔日〕松浦友久：〈李白における「捉月」說話：終焉說話の伝記論的意味〉，《中國

詩文論叢》第 12 期（1993 年 10 月），頁 52-70。初出〔日〕松浦友久：《李白伝記

論：客寓の詩想》（東京：研文出版，1994 年），中文版〔日〕松浦友久著，劉維治

等譯：《李白的客寓意識及其詩思：李白評傳》（北京：中華書局，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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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武梁祠前石室、左右室屋頂的一部「祥瑞圖殘石」： 

畢方（上）、比目魚（中）、諸犍（下） 

 

圖 2：東漢畫像石「天門圖」， 

四川省簡陽市董家埂鄉深洞村鬼頭崖墓出土三號石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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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左）、圖 4（右）：東漢銅牌飾「天門圖」，巫山縣東嘴小溝子出土 

【責任編校：何品軒、黃競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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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jou to tenkai: yuuri setsuwa o tansho ni”，《中國詩文論叢》

Chuugoku shibun ronsou 第 38 期，2019 年 12 月。 
―：〈飛翔的人面魚―談兩晉與前凉王朝對《山海經》的接受及對

西北的認識〉 “Feixiang de renmianyu: tan liangjin yu qianliang 
wangchao dui Shanhaijing de jieshou ji dui xibei de renshi”，《中國文哲

研究通訊》Zhongguo wenzhe yanjiu tongxun 第 32 卷第 4 期，2022 年

12 月。 
―：〈郭璞對《山海經》神馬吉良的解釋―以晉王朝受命的瑞石傳

說為線索〉 “Guo Pu dui Shanhaijing shenma jiliang de jieshi: yi 
jinwangchao shouming de ruishi chuanshuo wei xiansuo”，收入汪桂平

Wang Guiping 主編：《中國本土宗教研究（第六輯）》Zhongguo bentu 

zongjiao yanjiu (di liu ji)，北京 Beijin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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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遠祖伝説にみる白馬朱鬣について―初唐王権との関わ

りから〉“Loushi enso densetsu ni miru shirouma shuryou ni tsuite: 
hatsutou Ouken to no kakawari kara”，《東方宗教》Touhou shuukyou

第 143 期，2024 年 6 月。 
〔日〕南澤良彥 Minamizawa Yoshihiko：〈南朝陵墓と王權―王者を生

む墓について〉“Nancho ryoubo to ouken: ousha wo umu haka ni tsuite”，
收入〔日〕吉川忠夫 Yoshikawa Tadao 編：《六朝道教の研究》Rikuchou 

doukyou no kenkyuu，東京 Tokyo：春秋社 Shunjuusha，1998 年。 
〔日〕御手洗勝 Mitarai Masaru：〈地理的世界觀の變遷―鄒衍の大九

州說に就いて〉 “Chiriteki sekaikan no hensen: Suu En no dai 
kyuushuusetsu ni tsuite”，《東洋の文化と社會》Touyou no bunka to 

shakai 第 6 期，1957 年 12 月。 
〔日〕森和 Mori Mazashi：〈《山海經》五藏山經における昆侖之丘〉

“Sengaikyou gozousenkyou ni okeru konron shi kyuu”，《史滴》Shiteki

第 23 期，2001 年 12 月。 
〔日〕興膳宏Kozen Hiroshi：〈陶淵明〈讀山海經〉詩の西王母像〉“Touenmei 

‘toku sankaikyou’ shi no seioubo zou”，《中國文學報》Chuugokubun gakuhou

第 75 期，2008 年 4 月。 
〔日〕藤堂明保 Todo Akiyasu：〈表現論的音韻論の試み―[kl][tk][pl]類

の表す形態映象〉“Hyougenron teki oninron no kokoromi: [kl][tk][pl] rui 
no arawasu keitai eishou”，收入〔日〕藤堂明保 Todo Akiyasu 著，藤

堂明保中國語學論集編集委員會 Todo Akiyasu chuugokugogaku ronnshuu 
henshuu iinnkai 編：《藤堂明保中國語學論集》Toudou Akiyasu chuugoku 

gogaku ronshuu，東京 Tokyo：汲古書院 Kyuko shoin，1987 年。 

 


